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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随意浏览，经
过日本文友发上来的照片时，无
意中看见她桌上一个小小的藤
制花瓶里，插一束绽放得灿烂秀
丽的水仙。绚美的水仙照片下
边，文友略略得意地陪同她俊俏
脱俗的花跟大家打招呼：早安，
满屋清香。

那瓶清新雅致的水仙背后
是一幅纯色窗帘，水仙在如此秀
雅的背景下益发明净起来。我
对着照片里的水仙，深深吸一口
气，那馨香的味道刹那间飘过
来，闭上眼睛，香气弥漫在我家
客厅里。

禁不住诱惑，我给她留言：
想念的水仙。

她一定是很爱水仙花，向
来忙碌的她，居然即时给我回
音：明天我还要再去多买一些。

羡慕着。我的桌上没有花
瓶，也没有花。日本这个时候也
是水仙的季节吗？

无论什么季节，我住的城
市，永远看不到水仙。这儿没种
植水仙，也不进口水仙。周边朋
友听我说起水仙，好奇地问我那
是什么花。

过年时开的水仙花呀。我

说。在中国过春节，许多人家要
买一盆充满喜庆气氛的水仙回
来养在客厅里，等待水仙花绽
开，吐露一室芬芳时，那绚烂和
芳香就是对新年的最好祝福，是
来年吉祥如意的象征。

“哦，”朋友感觉新鲜，“我从
来没听过，”想一想，再加一句，

“也不曾看过水仙呢！”
热带人从没见过水仙并不

稀奇，我也是到后来有一回春天
在温哥华路边才遇见洋水仙。
再到很很后来到福建漳州，当地
人说“欢迎你来到了水仙花的故
乡”，还特别带我到百花村去寻
水仙。整个村庄全是五彩缤纷
万紫千红的花儿，琳琅满目花团
锦簇美不胜收的奇花异草令人
越走越慢，在一个花店的门口，
闻到一股清香，循着香味走过
去，店主在泡茶，味道源自茶桌
上一束雪白花瓣向外舒展内里
黄色花芯的花。这味道真美，我
说。店主笑着招呼，坐坐坐，来
喝茶呀。先给我倒一杯茶，金黄
色的茶水也很美，然后他指着那
一束小小朵的花说：香味来自这
花呢！这什么花呀？他说：这？
这是我们漳州的水仙花嘛。

这后面有个“嘛”字，意思是
你怎么不懂呀？在漳州走来走
去的人，肯定认识水仙花的，因
为它是漳州三宝之一。

初见水仙，竟然是在这样随
随便便的情况下不期而遇。看
到我目瞪口呆的惊艳样子，水仙
花一定开怀大笑不已。这一束
已经开到荼蘼的水仙，花瓣像即
将掉落却还努力撑挺着，散发最
后的光彩和香气。另一束比较
大的，店主转个身就从背后拿过
来在桌上搁着，“刚采来，你看，
许多小花苞在等待绽放呢！”他
的亲切自在，叫原本稍带羞涩腼
腆的客人，放下矜持毫不客气地
坐下来喝茶。

在加拿大看到的洋水仙，和
中国漳州的水仙花，似一样又似
不一样。花形一大一小，香味一
淡一浓。橙黄色的洋水仙较为
瑰丽，黄白相间的中国水仙颜色
素雅。

日本文友藤制花瓶里的正
是中国水仙。水仙进入中国的
记录在《北户录》：“寄居江陵的
波斯人穆思密赠给孙光宪几棵
水仙花。孙光宪是晚唐五代花
间派的重要词人，当时在江陵

（今湖北荆州）任职。”后来黑潮
将水仙的球根冲进海里，漂流到
日本。在介绍日本水仙的文章
里写着：“滩黑岩水仙乡的水仙
是从江户时代，附近的渔民将漂
流到海岸的球根植入山中开始
……”所以日本文友桌上的水仙
和我在漳州遇见的水仙应该是
同种。

来到中国的水仙，受到的宠
爱清楚地揭示在书里。唐诗宋
词随便一翻都见水仙风貌。明
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把水
仙当成他的命，听起来像文人多
大话的溢美。但他在《闲情偶
记》里说他选择在南京安家，为
的就是南京的水仙。丙午年春
天没余钱买水仙过年，家人劝他
克制些，就少看一年水仙吧。他
只提一问：“难道你们想要夺走
我的性命吗？”倘若不是为了水
仙，他宁可留在乡下过年，才不
冒着大雪到南京。结果他把家
里的首饰变卖换钱买水仙。“宁
可短一岁的寿命，也不能一年看
不到水仙花。”

当漳州的朋友带我到圆山
脚下，绿油油的水仙花田在眼
前，周边却围起了棕褐色的木条

围墙，望花兴叹时，惆怅失望双
双携手而来。朋友悄声叫我：

“来！这边！”他指着前边一条田
垄，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们翻过
这里，可以走过去看花。”

我穿的是裙子！不是为了
见水仙穿的裙子。那天到大学
去商量隔年“朵拉听香”画展的
事，正好来了喜欢艺术的教授，
见我画册里的水仙，他告诉我漳
州水仙花田刚刚重新整修，范围
的壮观值得去看看。这建议赢
得我的喝彩，开车到大学来接我
的朋友就有了新任务。他的声
音比我的心情更雀跃：“好呀！
我们现在就去。”

攀爬过木篱笆前，我把长裙
拎高一点，一个跨步踩进花田。
童年时没做过的顽劣事，到老了
竟有机会尝试。真是难以拒绝
的水仙花诱惑呀！

冷冽的风把空气中流淌的
清香送到我跟前，夕阳下一望无
尽的水仙花田，漫山遍野布满簇
簇拥拥间杂在绿色花叶里的水
仙，幸福的感觉像水仙花的芳香
渗透了我全身。此生也许就这
一见，然而这一面已经足够让我
怀念……

人的一生，除了衣、食、住、
行、乐之外，完美的搭配应该还
有“思考”。

朋友小林在前些天答应帮我
一个小忙。昨天问他，他竟然忘
得一干二净！我失望极了。不
过，细思下来，我对没有实现的
事没有资格说生气，因为把自己
的事交给朋友去办就觉得万事大
吉，自己也有极为不妥的一面。
我顿悟到，失望就是一种情绪，
表现为对自己高度不自信，有时
候还雪上加霜，附带着对他人的
不理解。

因为有记录的习惯，我把这
份感受写了几行字发在朋友圈。
不成想，“围观”的朋友们大都开
导起我来，劝说要我尽快淡忘，
搞好自我调节；凡事要往好处
想，朋友也许有难处；解铃还须
系铃人，把问题解决才是正确之
道，等等。我真挚地谢谢朋友
们，同时又感悟到，看来大家都
反对“衰”的一种心理现象，人心
终归都是积极向好，都会自觉地
抑制负能量这一类的信息。

不知怎么回事，对自己“吃饱
了撑的”这一行为，我忽然间心
有戚戚焉。孟子云：“心之官则
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心这个器官，其职责是思考，思
考才能获得，不思考便不能获
得。我思，故我有所得。

自然万物的精美奥妙，在于
人的感同身受。我们对眼前琐事
展开深浅不一的思考，待思想与
现实有一定的契合度，就能在大
脑中产生某种明确的指导，原本
纠结万分的事情进而变得清晰而
简单，一旦找寻到合理的解释或
方法，人的心结就茅塞顿开，眼
界跟着豁然开朗，困难和疑惑也
就迎刃而解。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有人
问一位高人：“人为什么活着？
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位高
人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个字：“活
着”。至今，应该没有一个人可
以说清楚人活着到底是一种什么
状态活着，富足地活着？贫穷地
活着？卑微地活着？快乐地活
着？……其实，细细地看一看身
边人，我们都在有差别地活着，
除开物质形式之外，其差别就在
于人的心境：富足的、贫穷的，卑
微的，快乐的……有的人，物质上
富足，可是精神却贫穷；有的人，
物质上清贫，但精神世界却丰

富；也有的人，不仅物质上丰盈，
精神上也高贵，成功就是这一类
优秀人物的副产品。

说到这，你可能会忍不住停
下来评估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类
人。没错，就在这一片刻时光里
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你仅花
了一点点时间思考，就对自己当
下“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完成了
仪式感。

什么是衡量人生成功的标
准？是财富，是权力，还是享受
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其
实，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圈，无
论得到、失去，或多或少，最终都
会回到一个原点，那便是我们安
静的内心。生活本是丰富多彩
的，除了工作、生活、功名，还有
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
受，比如，可口的饭菜、温馨的家
庭生活、称心如意的工作；再比
如，浩瀚的大海、茫茫的雪山、广
袤的草原、遥远的星系；此外，还
有诗和远方、友情、读书、谈天说
地……

做一个快乐的人，不能只是
机械地接受生活的馈赠与滋养，
还要在自然而然里学会思考。我
们忙碌一生不应是人生的目的，
人生目的是“生活得自由”。我
们一方面在社会中勤奋工作，一
方面在生活中感悟生命和人性，
如此你才会真切地拥抱你该有的
完美人生。

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交
往越来越趋于利益交换，因而这
个社会多了利益的权衡，少了纯
净与悲悯的良善，大家甚至怀疑
我们的生活环境正在悄然进行着
裂变，其实，殊不知这才是社会进
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人们的
心总是被灰暗的风尘所覆盖，干
涸了心泉、黯淡了目光、失去了生
机，那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岂能
美好？所以，我们要经常进行学
习再学习、思考再思考，保持心灵
家园的纯洁，选择勇敢、乐观、积
极的思想，让自己心地阳光，心灵
的世界里不再纷纷扰扰。

“ 一 花 一 世 界 ，一 叶 一 菩
提”，真正的诗意禅机往往源于
生活的点点滴滴。人生一世，慢
慢地行走，默默地享受，静静地
思考，平凡又普通的日子，哪怕
有一些苟且，这照样是美妙绝伦
的时下生活。

我说的这些，都是思考的魅
力所在。

关于思考的
□龙建雄

思考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每
听到这句话，我就会想起我的
家乡，想起村头那棵大榕树，这
是我有记忆以来见到过的第一
棵大树，所以，我与它有着天然
的感情。

榕树村仅仅只有一棵榕
树。除了这棵外，方圆两三公
里以内的地方没有见到过第二
棵榕树。

以一棵树来命名一个村庄，
可见这棵树在村民们心目中的
地位。我离开家乡在外地生活
已42年了，每次回来，只要时间
允许，都要到大榕树下走一走，
看一看。在榕树下有好几次与
儿时的玩伴不期而遇，我们共
同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聊聊
那些有趣的事儿。而在更多时
候，我则独自一人在树下静静
地坐着。

据记载，明万历年间（公元
1597 年），分居始祖（罗元捷）自
新丰迁到增城派潭黄洞开居至
今已有 424 年。村中一位长者
说，村头这棵大榕树的树龄至
少也有300岁了。

村依山而建，坐西向东，正
前方造一弓形大池塘，是典型
的客家村落建筑风格。大榕树
位于村子的右前方，树高 20 余
米，高大挺拔，树干要四五个人
才能围抱过来，犹如一位忠诚
的卫士守护在村头。从远处
看，树的平面像一把半圆的扇
子，枝繁叶茂。

榕树枝挂满长须，在风中摇
曳、俨然长者的胡子般飘逸。
一条小河自北向南从其东边十
余米处缓缓流过，河水清澈，可
见鱼虾，当年村民都喜欢在这
里洗衣服，我们称之为“洗衫
坑”。夏秋时节，这里成了小伙
伴们戏水的好地方。距离大榕
树东南方约30米处建有一座小
石桥，简朴而坚固，颇有小桥流

水人家的风采。
常言道：独木难成林。榕树

则是例外，一棵大榕树就是一
片小树林。当年，在这片榕荫
下，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聚集
在一起，围坐在一位“百事通”
长者跟前，听他讲故事，出谜
语，揭谜底；在这片榕荫下，爆
米花师傅把高温的转筒放进袋
子准备“引爆”的那一刻，我本
能地双手掩住耳朵，眼睛眯成
了一条缝，等待着那一声炸响。

在这片榕荫下，补锅师傅在
忙碌着，也许是因为觉得好玩
的缘故，我常常会上前做个搭
手，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拉风
箱；在这片榕荫下，傍晚时分，
我在专注地数着从树洞里钻出
来，旋即飞往东边山头觅食的
蝙蝠，1 只、2 只、3 只……它们
很有秩序，在空中形成了一条
流动的虚线；在这棵榕树下，我
看着大人们在下象棋，看着看
着，自己也成了下棋的人。还
是在这里，我时常听到卖白榄
的唢呐声；在这棵榕树下，我渴
望能买到 4 分钱一根的冰棍
……

双夏大忙季节，我牵着跟自
己一同在地里劳作了大半天的
黄牛牯到这里休息，拍拍它的
背，摸摸它的头，然后送上它爱
吃的饲料，自己则在树荫下那
条长长的大麻石上美美地坐上
一会儿。

少年时我家贫穷，全家五口
人只有两间旧房子，其中一间
还是向别人家租的，一间做厨
房，另外一间为睡房。随着我
们兄弟三人即将成年，解决住
房问题已经成了我们家最迫切
的任务，在经济条件尚未完全
具备的情况下，父母亲决心要
建一间新房子。1978 年冬，在
亲戚朋友的大力协助下，经过
一个月时间的紧张施工，我们

家在大榕树与池塘之间的宅基
地上，建起了一间 13 桁瓦宽砖
瓦结构的新房子。

新房子建好后，一家人喜上
眉梢，那年除夕夜，在当地具有
较高文化的父亲心情特别好，
给我们几兄弟吟诵了一副对
联：“榕树迎春早，塘边送风
来。”

岁月如梭，时间虽然过去了
42 年，但当年父亲口占的这两
句诗却让我一直铭记于心中，
难以忘怀。

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在我
家新房子建好后半年的一个晚
上，一场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将
陪伴了我们这个村子 300 多年
的大榕树冲倒了，人们焦急万
分，担心大树周边房子和人畜
的安全。村民们的担心是有道
理的，因为在大榕树的南、西、
北三面均建有房子且有人居
住，成凹字形包围着这棵树，而
且这些房子均在受影响的半径
范围之内。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大家
感到很奇妙，大榕树没有倒向
上述三个方向，而是向东面平
平地躺下，房子安全、人畜无
恙。由此，让我又一次想起了
当年那位长者曾经说过的一句
话，他说：“这棵大榕树很有灵
性，掉下来的树桠从来没有砸
伤过人。”

老榕树倒下不久，村民们精
心挑选了一棵榕树在原址上栽
植，并对地基进行了加固，挡土
墙采用花岗岩石材围砌而成。
23 年过去了，在大家的精心呵
护下，这棵榕树生长旺盛，小树
长成了大树，堪比老榕树。而
今，村头绿荫重现，景象如初。

如果现在有人问起我的家
乡派潭黄洞是哪个自然村的时
候，我依然会不加思索地回答：
只有一棵大榕树的那个村就是！

只有一棵大榕树的那个村 □罗健青

天气预报是准的。我陪
蒋蓝先生游览伶仃洋，带了两
把伞。他说用不着，“天气很
好啊！”我说刚才看了预报，十
一点钟会有雨。

果然，十点五十九分，轻
薄的乌云在海边集聚。十一
点零五分，伞都顶不住了。我
俩躲在洗手间，雨注如幕，挂
满房檐。他感慨道，真神奇！

抬头望天，西伯利亚荒原
上，寒冷像石头一般长出来，
插翅。坚硬的鹰，滚滚向南。
碾压过东北的雪地，华北的凄
草，江南的湿树冷叶，压迫感
越来越强。

未到岭南之前，曾问一个
本地人，那里冷吗？斩钉截铁
地回答，冷。

如果你告诉一个东北人，
现在是摄氏十三度，真冷。他
身处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的冰雪
中，穿着厚厚的深黄羽绒服，冻
透，脚下一步一滑，听此语，心
中一定暗念，矫情。真是矫情。

刚刚过去的这个月，每天
早晨，我先起床，在洗手间洗
脸。妻子迷迷糊糊问我，今天
冷不冷？很多本地人早晨都
如此对话。他们不关心热，只
关心冷。一个年平均气温二
十三摄氏度的城市，对冷如临
大敌，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们也穿羽绒服，尽管这

羽绒服厚度不及北方羽绒服
的三分之一。以北方人的视
角，徒有其名而已。北方人所
说的秋裤，在岭南可以当棉裤
穿，每年最冷的那几天，拿出
来用用。

他们毫不含糊地应对些微
的变化。对一个在冰雪中待过
十八年的人说，寒流者，只是
凉快了一下。地道的岭南人却
是，该短袖短袖，该长衫长
衫。加一件外套，并非轻而易
举，也要经过心理斗争，衡量
众人反应。万一大家都是短
袖，岂不是自外于群体？他们
在昼夜温差不超过三五摄氏度
的起伏间，体验其他地方十几
摄氏度的动荡，以裸露的皮肤
体察空气中的风吹草动。

因此，温和的他们，对冷
更敏感。如果真的寒潮到来，
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不用担心
他们冻坏，这样的群体定能想
出更多办法。

天气预报中，来自海上的
部分，如台风，如暴雨，才紧贴
着实际。空中发出一阵阵怪
异的喊叫。天摇地动，树木全
部扭身藏头。“寒流来袭”，最
多加一件毛衣，天下太平。台
风驾到，人进屋，厂停工，校停
课，此时便发现，人们依然平
静。适应了岭南冷，一切都水
到渠成。

其实柏屋离茂名市区不
远，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里
度过。

车子由圩镇一路进来，拐
过龙马村、柏屋村，已不是当年
的庄稼茂密的田野了，焕然一
新的楼房井然有序。

独自驱车，四下寻找当年
建筑旧址，小菜园、甘蔗林、拱
形猪场、山溪、柏屋大队部荡然
无存。校园里全是新建二层楼
房教室，操场由围墙封闭着，隔
着摇曳的杂草，只见父亲当年
毛笔题写的校名还在。徘徊在
铁栅栏外，几回拍打，无人开
门。母校创办1950年，原名“柏
屋私立小学”，原在社村村内，
1960年搬迁到此。我人生中第
一篇文学作品在这里完成，标
题已经忘记，记得曾被语文女
老师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而
对文学的衷情与发展，全由当
时的校长父亲启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兄
妹仨跟随父母亲在这里开辟菜
园与坡田，种植饭豆与南瓜。偶
尔村庄的农民送来红薯芋头，初
夏时节还有一袋荔枝。那时荔
枝估计是黑叶，总要小心剥开红
皮，玩弄许久也舍不得吃下。隔
天清晨，父亲买好一刀猪腩肉，

安静地挂在厨房墙头，我们要守
望到傍晚才能吃到。午餐经常
只是白粥咸菜，偶尔还有红薯。
孩童时没有午休的概念，我时常
包裹三两斤大米，偷偷摸摸地跑
到校外，在废弃的猪场有温暖的
粉皮档和腐竹作坊，粉皮和腐竹
是最难忘的美食。又是阴雨绵
绵的中午，冬天的粤西山坡很冷
了，我拎着一大包大米只换得大
半盆炒粉；韭菜还要我帮忙清
洗，下油，那个瘦削的档主对校
长的儿子多少还有点关照。油
锅热气腾腾，韭菜下在花生油
中，香气四溢。粉皮应声而落，
一注乌黑的酱油淋下，粉皮随着
锅铲四处绽放。良久，油锅吱吱
作响，略糊，档主铲落手起，满满
一盆羊角炒粉成就。躲在猪场
的拱门下，依靠着锅灶取暖，任
外面冬雨纷纷……

柏屋小学与柏屋大队关系
密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柏
屋大队组织活动常杀猪，煮饭，
做豆腐花。一个秋天的下午，跟
随父亲进到大队院子，我惊呆
了，原来大瓦缸也可以装扣肉
的，宽大的缸内红黑相间，油光
丰盈，大块大块排列着，满满上
百斤煮熟的肥猪肉……这是何
等的壮观与诱人！与其并列摆

放的，有一大瓦缸雪白的热腾腾
的豆腐花，院落内还有堆积如山
的甘蔗。当大队老书记倒上一
大勺猪扣肉，最少有三斤，我迫
不及待地捂实锑煲，因为惦记着
要与家中的妹妹、妈妈分享，一
路小跑回校园……

我泊车坐在校园东门的水
泥墩上。

还是当年的大概位置，我
望见熟悉的浮山岭。当年荒野
的山坡，山塘、水井、养猪场、坟
茔、溪流、菜园，还有茂密的甘
蔗林、蓖麻林。在荒野的另一
面，充满着诗情画意。除了在
柏屋的村庄捉蜜蜂，那一畦畦
青菜花，灿烂了我的少儿时光。

水塘位置当年是一片菜
园，是父亲带领教师们开垦出
来 的 ，一 条 小 溪 从 菜 园 边 流
过。晚饭后，菜地是我们的乐
园。成串的苦瓜，泛红的西红
柿，翠绿的生蒜，还有沉重在地
的南瓜。傍晚时分，教师家属
们或淋菜，或聚集在菜园里家
长里短。溪水潺潺，菜园春色，
瓜果飘香，笑语晏晏。

十年的柏屋时光已经沉入
记忆的深处。日后每当我迷茫
困惑时，总要回到柏屋，寻找心
灵深处的朴素与感动。

回到柏屋 □廖君

“送鼠迎牛”之际，友人冒寒
送来一根甘蔗，有两米多高，也较
粗壮。我漂洋过海三十年，还是
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甘蔗。有
几次回国，在街上看到卖甘蔗的
人，也无时间排队买。友人说，他
也是第一回在多伦多的华人超市
看到甘蔗——还是中国进口的，
便兴冲冲地买了几根，与亲朋好
友分享。

友人前脚走，我后脚撸起袖
子，挥起菜刀，刨甘蔗皮。在加拿
大长大的两个儿子见状傻了眼，
好像看到原始人突然闯进文明社
会一般，边议论边拍照。以往，他
们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甘蔗，现
在亲眼目睹，感到十分好奇。

剥去紫色的外衣，甘蔗茎变
成赤条条的，呈黄绿色，新鲜欲
滴。我斩了两节，分别给两个儿
子，他俩目瞪口呆，问我需要全部
吞咽下去吗？弄得我哭笑不得。
看来，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真是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我又
斩了一节，做示范。咬了一口，果
然脆甜汁多，再嚼了几口，吐出蔗
渣。俩儿子依样画葫芦，像模像
样地啃起甘蔗来。已工作几年的
老大说甘蔗太硬，再说自己刚补
了牙，马上放弃了享用。正在读
大四的老二夸奖甘蔗味道好极
了，但也觉得较硬。这时，一旁的
太太说孩子没有啃甘蔗的习惯，
建议剖成手指大的小块，我马上
照办。

老二问甘蔗到底有什么好
处，我说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
清热解毒的功效，还含有钙、铁等
物质，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他听
后，马上嚼起小块的甘蔗，说感觉
比刚才舒服多了。

提及甘蔗，马上让人联想起
成语“渐入佳境”的出处。有一
回，东晋画家顾恺之吃甘蔗是从
末梢啃起，再到根部，即“噉甘
蔗，先食尾”。朋友问他感觉，他
说：“渐入佳境。”——意思是越吃
越甜，逐渐进入美妙境界。之后，

“噉蔗”用来形容初时乏味而后渐
入佳境的状况，而“蔗尾”比喻先
苦后乐，具有后福。其实，这里的

“噉”与“啖”同音同义，意为吃或
给人吃。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曾以《甘
蔗》指代自己的际遇：“老境于吾
渐不佳，一生拗性旧秋崖。”说的

是人生渐渐进入老年的景况，就
像甘蔗从根到梢一样，越来越不
好，这甘蔗生长在深秋破败的石
崖边，跟我一样，性子是那么的顽
固。但他在《次韵前篇》中则把老
年生活比作“啖蔗”，说道：“少年
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
意思是少年辛苦的滋味，就像吃
苦辣的蓼草；而老年清闲的日子，
就像吃甜香的甘蔗……

我和太太各捧两节甘蔗，面
对面啃起来，大有摆龙门阵的架
势。两个儿子见我们津津有味，
异口同声说我们吃的是一种回
忆。真是一语中的啊！我脑海中
马上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情景：在
那物质匮乏的年月，甘蔗并不贵，
但家里还是没有闲钱买来吃，只
有考试获得高分，或者是运动会
拿了奖，母亲才会掏几毛钱给我，
让我去买一根甘蔗解馋。有时甘
蔗太长，只能央求商贩卖半根。

“掂过碌蔗”，太太啃着甘蔗，
突然用广东话自言自语。我马上
皱起了眉头，当了二十多年的“广
州女婿”，怎么才第一次听到这样
的说法呢?她慢慢解释，这里的

“掂”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直，
另一层是达成，而“碌”是广东话
中的量词，也就是一根的意思。

“掂过碌蔗”的字面意思是比甘蔗
还要直，寓意事情的进展非常顺
利。她还说，每逢过年前夕，广东
的一些鲜花市集或街口花档，总
会见到高高的甘蔗，市民把甘蔗
买回家后，摆在大厅，祈求新年由
头甜到尾，顺风顺水。我心里想，
这与我们上海人所说“新年吃甘
蔗，节节甜、节节高”，有异曲同
工之妙。

太太又举例，广东话中还有
“有蕉一日，掂过碌蔗”的说法，
“蕉”和“朝”的读音相近，“有蕉
一日”即“有朝一日”。她记得，
有一年的高考，广州一家中学门
口，有家长带着助考“神器”来到
现场，每根甘蔗上绑着三根香蕉，
寄望“今朝高考，搞掂一切”。

由此看来，广东话确实传
神。如果我要想精通粤语，还得
花大功夫。

我和太太又啃了一节甘蔗，
她说牙齿受不了了。其实，我的
牙齿并没有她的厉害，但为了新
年“掂过碌蔗”，不妨打肿脸充胖
子，便拍着胸脯说：“掂过碌蔗
——我把最后两节消灭了！”

在他乡，“掂过碌蔗”
□孙博[加拿大]水仙花的 □朵拉[马来西亚]

岭南的
□王国华

诱惑

冷


